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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名片

胜丰村

胜丰村位于秀洲区油车港镇中部，村域
面积3.97平方公里，下辖22个村民小组，常住
人口3262人。村庄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坐拥
西千亩荡，与银杏天鹅湖景区、麟湖水上森林
公园隔路相望，水域面积达1100亩，湿地资
源丰富。同时，村内传承农民画、糖糕板雕刻、
传统造船技艺等非遗文化，人文底蕴深厚。

近年来，胜丰村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将
生态湖荡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从“一村一
湖”起步，逐步推进“五村伴湖”“片区联湖”，
实现抱团发展，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打
造“文旅+艺术+研学”融合产业链，有效激发
乡村旅游活力。

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和创新实践，胜丰
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省级“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还
入选了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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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应丽斋 吴冰鑫 插画 张利昌
图片由胜丰村提供

※村书记的心愿38

【提问】面对困境，胜丰村如何迈出“破冰”的关键一步？

从污水横流的“养猪村”到诗意
盎然的美丽乡村，胜丰村的蜕变绝
非偶然。在这场跨越十余年的转型
中，它经历了什么？

来到胜丰村，菱珑湾是绕不开
的地标。这片坐落于西千亩荡核心
的区块，是该村美丽乡村建设最亮
眼的成果。“菱珑湾”之名，藏着水乡
的巧思：“菱”取自本地名产南湖菱，

“珑”是青龙港“龙”字的谐音，合起
来又与“玲珑”同音，将这个江南村
落的灵秀悉数道尽。

可谁能想到，十余年前的这里，
别说“玲珑”，连最基本的干净都谈
不上。

“一到夏天，气温上来，沟渠河道
里就冒黑沫子，风一吹，臭味整个村
都闻得到。”胜丰村党委书记范治新
谈到过去，语气平静，却藏不住沉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胜丰村依
着千亩湖荡的水网讨生活，家家搭
猪棚，户户撒渔网，还有七八十户人
家开起喷水织机小作坊。村子不大，

生猪存栏却超万头，养殖大户们靠
着养猪撑起生计。代价是触目惊心
的：污水直排入河，猪粪随意堆放，
蚊虫乱飞。那时，村民还编出了“两
个尾巴一只‘鸡’”的顺口溜，猪尾
巴、鱼尾巴、喷水织机，样样都在糟
蹋水，道尽了当时的窘境。西千亩荡
水质一度跌至劣Ⅴ类，鱼虾绝迹，就
连浇菜都不敢用。

两难抉择摆在眼前：不整治，环
境愈发恶劣，村民怨声载道；整治
了，等于断了大家的饭碗。僵局之
下，谁来打响“第一枪”？

2013年，浙江省“五水共治”的
号角吹响，范治新知道，机会来了，
也到了要根除问题的时候。“要动真
格，得有人带头。”他第一个想到的，
是自家老父亲。

老人当时不仅养猪，还做种猪
生意，一年能挣三十多万元，是村里
响当当的养殖大户。“动员会一结
束，我就回家跟老头子商量，‘这腾
退的事，从咱家先退吧。’”范治新至

今记得，父亲没多问，只回了一句
“阿尼头，这事你定”。

这句话，成了胜丰村环境整治
的“第一块砖”。

随后，乡镇联村干部与村“两
委”组成工作组，挨家挨户上门讲政
策、听难处。范治新跑得最勤，哪家
养殖投入大、哪家还背着贷款、哪家
想转行却没门路，他心里都有一本
明账。整治从不是“一刀切”，而是帮
着找出路。“处理问题得有耐心和同
理心，多从村民角度想，才能真正解
开疙瘩、推进工作。”范治新说。

那段日子，范治新的手机从没
离过身，电话那头刚说完，电话这头
的范治新就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往
农户家赶。鞋底磨薄、嘴皮子磨破，
放在他的身上并不夸张。有养殖户
起初非常抵触：“猪棚拆了，我们靠
啥吃饭？出路在哪？”范治新就坐在
人家场院里，一笔笔算细账：养一头
猪能赚多少、要担多少风险；改种葡
萄等经济作物，一亩能收多少、政府

能补多少。话说开了，账算透了，村
民的心结也慢慢解开了。

最终，全村 480多户养猪户全
部退养，500多台喷水织机彻底停
机。西千亩荡水质从劣Ⅴ类回升至
Ⅲ类，水清了，鱼回来了，白鹭也开
始在岸边栖息。

但范治新清楚，光腾退远远不
够，得让村民有“新活法”。村里联动
镇、区成人学校，免费开设电商、电
工、叉车、焊工等培训班，想学的村
民都能来；对转产农户，重点引导发
展高效农业。有人种起阳光玫瑰葡
萄，有人搭大棚育蓝莓、草莓，一亩
地的收益比过去养猪还高。

这场“硬仗”，胜丰村拆的是猪
棚，建的是信任；退的是落后旧业，
换的是富民新路。没有震天口号，只
有一遍遍走访沟通、一个个帮扶方
案。正是这些细碎却扎实的努力，让
胜丰村慢慢走出了那个污水横流的

“薄弱村”的阴影，一步步走成了美
丽乡村最初的样子。

【追问】“腾笼”之后，胜丰村靠什么换来发展“活水”？

环境整治初见成效，河水清了、
墙面整了、道路亮了，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但范治新心里明白：光有“干
净的面子”不够，要让村民真正看到
希望、有奔头，村庄还得有可持续的
产业支撑。

2019年，秀洲区启动美丽乡村
景区村庄提升工程，范治新敏锐察
觉到，这是胜丰村“二次升级”的机
会。可现实是，胜丰村并不是这项工
程的第一选择。基础条件不突出，文
旅底子不厚实，特色也不够鲜明，胜
丰村在一众村落里显得有些被动。

“当时周边村都没经验，大家都
在观望。这时候就得主动争取，我说
胜丰村能做！”范治新语气干脆，“没
人试过，怎么知道不行？不迈这一
步，连机会都没有。”

在区、镇两级支持下，胜丰村开
始谋划美丽乡村“再升级”，申报景

区村庄建设。
可这场升级之路，一开始就陷

入了僵局。“还记得那是一个晚上，
村文化礼堂里炸开了锅。”范治新回
忆道，“要达到景区标准，就得大刀
阔斧改造，开挖门前道路、流转承包
田、租用村民房屋，当时没人同意。”

“为啥要建？”“建成啥样？”“对
我们有啥好处？”……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谁都不愿先点头，一度陷入僵
局。

转机来自老党员范金荣的主动
请缨。他率先提出把自家闲置的 2
间猪圈和 3间车间交给村里改造。
一番翻新后，破旧老屋变身船匠工
艺馆和临河茶室，他不仅能每月领
到租金，还成了村里的“文化红人”。
如今的范金荣，西装笔挺、头发梳得
一丝不苟，不仅常参与村里文艺活
动，还在村里自编自导的舞台剧《菱

乡阿灵》里饰演画家，把胜丰村的蜕
变故事搬上了舞台。“村里的事，就
是自家的事。”他笑着说。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越
来越多村民愿意参与进来。老楼房
改造成青年旅舍，废弃屋舍变身手
作馆、咖啡店、户外营地……菱珑湾
的内生动力被悄然激活，水乡的新
故事也由此开篇。

90后张思宇，是最新一批扎根
菱珑湾的创业者。今年 10月，她租
下一间带庭院的老屋，开起了融合
非遗元素的漂漆文创工作室。“按现
在时髦的话说，叫主理人！”她眉眼
弯弯，一边整理手作包包，一边说起
回乡的缘由。美术专业毕业的她，做
了四年“杭漂”，最终选择来到乡村
创业，看中的正是这里的文化底蕴
与焕然一新的环境。

菱珑湾的静谧与诗意，恰好契

合漂漆创作所需的心境。庭院里晾
晒着未干的手作，空气中飘着天然
大漆的独特气息。“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在她看来，“这里不仅是工作
室，更是我理想生活的模样。”

不远处的沐杭咖啡馆里，店长
吴月谨正低头手磨咖啡豆。她是最
早入驻菱珑湾的创业者之一，她的
咖啡馆 2020年底动工装修，次年 3
月便开门营业。“年轻时总想往外
跑，觉得外面才有世界。”吴月谨感
慨，“兜兜转转才发现，最放不下的
还是家人和家乡。”

如今，她的咖啡馆不只卖咖啡，
更成了许多新村民与游客交流的起
点。阳光斜照，游客捧着咖啡，静享
午后时光，那一刻，连时间都仿佛慢
了下来。她知道，自己留下的不只是
家乡的味道，更吸引着越来越多年
轻灵魂奔赴这片水乡。

【叩问】深耕文艺，胜丰村如何让乡土底蕴成为振兴底气？

今年 10月，“我们生活在这里”
农民画展暨文化特派员成果展，在
胜丰村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秀洲创
作基地拉开帷幕。88幅带着泥土芬
芳的画作，均出自 22位乡村“素人
画家”之手。他们或是鬓角染霜的
阿公，或是操持家务的媳妇，或是
泛舟采菱的农人，或是巧手包糖的
匠人……他们不是专业画家，但在
文化特派员、文艺村长缪惠新的带
领下，拿起画笔，把日子绘进了色彩
里。这场画展让村民站在了聚光灯
下，也让外界看到了乡土文化的蓬
勃生命力。

穿过菱珑湾的石板小巷，掠过
一面面绘满农民画的农家院墙，便
到了缪惠新的工作室。窗明几净，草
木葳蕤，这里是乡村绘画爱好者的
聚集地。大家以身边风物为底稿，画
门前的大鹅、屋后的桑树、近处的屋
舍、远处的稻田。采菱角、罱河泥、摇
木船……这些日常劳作，都成了他
们笔下最鲜活的灵感。

“农民画的根扎在泥土里，长在
生活中。”缪惠新坦言，“不用过多修

饰，忠于所见所感，就能画出最动人
的色彩。”

不止绘画，那些快要被人遗忘
的老手艺，也在胜丰村悄然复苏。糖
糕板雕刻、传统造船技艺……村里
建起非遗展示馆，请来张进泉、张来
生等本地老师傅驻馆传艺，既让游
客能看能体验，也吸引着年轻人拜
师学艺。农民画、糖糕板、木船，就此
成了胜丰村三张亮眼的“文化名
片”。

文艺的深耕与老手艺的回归，
不仅唤醒了村民的乡土记忆，赋予
村庄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更推动
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
值。村民也从文化“旁观者”变身创
作者：有人的作品跻身省级展览；有
人将画作印在帆布包、茶杯、丝巾
上，让乡土艺术走出了村庄；张雪琴
的《送嫁》入选中国农民画双年展；
冯云青的《江南水乡——蚕花盛会》
被制成数字藏品，1500份上线即售
罄，为农民画传承开辟了全新路径。

“做农村工作，持之以恒是最大
法宝。”范治新深有感触，“今天刮来

一阵风，就盲目跟着干；明天流行别
的，马上换赛道，这样的发展不是胜
丰村想要的。我们选择把文艺这件
事做下去，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久久
为功的坚守。文旅融合的路，一定会
越走越宽。”

依托湿地资源，胜丰村进一步
延伸文旅链条：以南官荡北荡 190
亩水面“入股”，去年 11月，1400亩
的麟湖水上森林公园正式开放，4.2
公里环湖绿道成了市民休闲、游客
打卡的好去处。循着水脉，水上运动
基地、水乡婚礼草坪、胜丰农场、南
湖菱种植基地等多元场景串珠成
链，构建起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田
园文旅体系，让游客沉浸式邂逅水
乡韵味。

胜丰村还联合周边上睦、栖
真、池湾、麦家 4个村及麟湖社区，
组建“胜丰片区组团”，整合资源，
打造环荡共富强村示范带。在菱珑
湾赏农民画，去麟湖探绿色秘境，
到池湾揽落日余晖，于水乡老街听
晚风絮语……一条串联特色美食与
景致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已然成型。

胜丰村还牵头成立抱团公司，
共同投资秀洲蓝城现代渔业科技园
项目，探索“政府引导+科研院所+村
企共建”的共富新模式，预计每村每
年可增收12万元。

与此同时，胜丰村与北京理工
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嘉兴）开展党建
联建，通过选派青年教师、博士团担
任“科技村长”，定期开设技术门诊；
与省农科院深度合作，建成南湖菱
良种繁育基地，实现亩产提纯菱种
800斤，可满足近1000亩种植需求。
高校智力资源与乡村发展需求实现
了精准对接。

如今，粼粼波光下的胜丰村，已
成农民画笔下的诗意故乡。这个曾
寂寂无名、经济薄弱的村落，乘着

“千万工程”东风，蜕变为秀洲区美
丽乡村建设的“排头兵”。回望乡村
振兴蓝图，胜丰村的智慧清晰可辨：
敢闯敢干且审时度势，贴近民心又
坚守初心，低头实干亦抬头看路。

那幅曾只存在于梦里的水乡
图景，终究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
开了花。

清风掠过梦里水乡，风都有了色彩。在
嘉兴市北郊，有个枕水而居的村落，名叫
“胜丰”。错落的白墙黛瓦间，一幅幅鲜艳的
农民画，是这片土地最具特色的标识。

在这里，那些握惯了锄头的手，执起画
笔，用质朴的笔触，将对土地与生活的热
忱，一笔一画留在墙上、晕染于纸端。这抹
独特的艺术底色，让胜丰村成为“中国农民
画绘画之乡”的核心村落。

而今，踱步村中栈道，目之所及皆是这
个时节独有的景致：西千亩荡的水面笼着
一层薄雾，清冽又静谧。水天相接处，恰似
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

可谁能料想，十余年前的胜丰村，竟是
另一番光景——污水横流，村民靠养猪、织
布维持营生，是远近皆知的“污染村”。不过
短短十年，胜丰村便完成了“污水变绿水，
绿水成活水”的蜕变，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它如何让水乡诗意照进现实？又如何踩准
乡村振兴的节奏，走出一条独属自己的发
展之路？带着这些问题，百村行采访组走进
了这个既有诗意又有故事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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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非遗绘胜丰
诗意共富谱新篇

我是胜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范治
新。在历任班子与全体村民的接续奋斗下，
胜丰村依托水乡生态本色，紧抓非遗文化资
源，以“水韵共生”为发展理念，做优水环境，
发展水经济，打造出“枕水胜丰·浪漫菱珑”
的诗意栖居地。

我们带领村民腾退养猪农户和喷水织
机，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成功创建3A级景
区村庄。深挖农民画、糖糕板雕刻、造船技
艺三张非遗“金名片”，精心打造三大非遗
馆，年吸引游客超20万人次，助村集体增收
超300万元。组建4个共富工坊，建成200余
亩稻鳖共生基地，促进户均增收6000余元。

下一步，我们将以建设未来乡村为目
标，从三方面持续发力，擘画新蓝图：强化党
建引领，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提升党员引领
能力，帮助农户拓宽渠道，提升销量；深挖文
化内涵，组建“国际艺术村党建联合体”，开
发非遗传承课程，打造国际艺术村落；深化
片区联动，以秀洲本芯农业公司为枢纽，推
进“四荡五村”协同发展，实现更多农文旅项
目的落地投产，让胜丰村成为环境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幸福家园。


